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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
夢
龍
和
蒲
松
齡
的
小
說
是
我
重
複
看
得
最
多
的
。
是
﹁床
頭
書

﹂
，
也
是
行
旅
中
的
伴
隨
讀
物
；
半
夜
睡
不

，
躺
在
旅
館
的
床
上
看

幾
行
，
很
快
便
能
進
入
夢
鄉
。
坐
火
車
時
，
長
路
漫
漫
，
窗
外
風
景
有

時
也
很
乏
味
，
此
時
最
好
有
一
本
書
在
手
，
內
容
不
拘
，
最
好
是
看
熟

了
的
，
一
切
了
然
於
胸
。
看
這
樣
的
書
，
所
求
無
非
是
一
份
寧
靜
與
安

詳
。
當
然
，
先
決
條
件
作
者
必
須
是
自
己
所
喜
的
。
馮
蒲
二
生
是
也
。

先
說
馮
夢
龍
，
他
的
故
事
元
素
皆
來
自
民
間
，
他
是
個
潤
飾
與


改
者
，
將
之
編
成
白
話
小
說
。
因
此
總
是
先
交
代
清
楚
人
物
的
背
景
；

何
方
人
氏
，
祖
上
是
做
幹
麼
的
，
從
不
含
糊
，
於
是
便
從
中
窺
得
伏
筆

—
原
來
人
的
造
化
關
乎
祖
宗
，
即
便
祖
上
是
做
大
官
的
，
或
是
富
甲

一
方
的
商
賈
，
也
得
看
是
否
有
積
德
。
否
則
不
但
富
不
過
三
代
，
還
會

禍
害
子
孫
有
所
謂
因
果
報
應
。
與
其
說
這
是
馮
夢
龍
擺
脫
不
了
封
建
迷

信
，
倒
不
如
說
是
繼
承
了
中
國
文
化
傳
統
的
勸
誡
思
想
，
將
道
德
納
入

寫
作
的
既
定
範
疇
。
尤
其
是
寫
到
男
女
情
事
，
必
須
要
有
良
緣
與
孽
緣

的
區
分
。
通
常
是
先
描
寫
孽
緣
的
產
生
，
一
番
雲
雨
情
慾
的
貪
歡
描
寫

之
後
，
筆
鋒
一
轉
：
天
理
昭
昭
不
可
欺
！

這
是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心
理
中
的
重
要
部
分
。
然
而

在
《
珍
珠
衫
》
裡
的
﹁天
理
﹂
，
卻
﹁寬
容
﹂
得
非
常

罕
見
。
被
休
了
的
不
貞
婦
人
，
丈
夫
最
後
﹁覆
水
重
收

﹂
。
而
她
的
﹁報
應
﹂
，
只
是
：
﹁恩
愛
夫
妻
難
到
頭

，
妻
還
作
妾
亦
堪
羞
，
殃
祥
果
報
無
虛
謬
，
咫
尺
表
天

莫
遠
求
﹂

—
因
為
丈
夫
已
另
娶
，
只
好
委
身
作
妾
。

這
真
堪
稱
是
馮
夢
龍
小
說
中
的
一
大
突
破
。
也
許
吧
，

是
馮
生
一
時
心
軟
，
網
開
一
面
也
說
不
定
。

而
蒲
松
齡
，
這
個
至
死
參
不

透
的
﹁一
代
巨
匠
﹂
，
只
能
用
八

個
字
來
概
括
：
﹁小
時
了
了
，
大

未
必
佳
。
﹂
十
九
歲
已
是
秀
才
，

在
縣
裡
、
府
裡
、
道
裡
連
考
中
三

個
第
一
。
不
料
自
此
之
後
卻
一
直

考
場
失
意
，
至
死
都
沒
能
擠
進
官

場
，
更
遑
論
得
享
什
麼
榮
華
富
貴

。
因
而
認
定
連
番
科
舉
落
榜
，
必
定
是
制
度
有
弊
病
，

考
官
受
賄
之
故
，
故
而
把
滿
腔
悲
忿
化
為
一
支
怒
筆
。

寫
作
《
聊
齋
誌
異
》
時
一
面
藉
小
說
宣
泄
心
中
的

怨
恨
，
一
面
抨
擊
官
場
黑
暗
，
亦
成
為
他
小
說
的
一
大

特
色
，
同
時
也
讓
讀
者
從
中
看
到
他
的
矛
盾
。
他
一
方

面
抨
擊
科
舉
制
度
，
痛
恨
官
場
黑
暗
，
一
方
面
卻
鍥
而

不
捨
地
通
過
科
舉
考
取
功
名
利
祿
，
直
至
到
七
十
一
歲

才
考
到
個
﹁歲
貢
﹂
的
小
功
名

—
他
的
人
生
目
標
只

為
做
官
。

在
《
夜
叉
國
》
那
篇
小
說
裡
，
他
借
商
人
之
口
，

向
半
人
半
夜
叉
的
少
年
描
述
做
官
的
威
風
：
﹁出
門
騎
馬
坐
車
，
進
門

高
坐
堂
上
；
他
在
堂
上
叫
，
下
面
便
有
不
少
人
答
應

來
伺
候
他
；
看

到
他
的
人
不
敢
正
視
，
縮
在
一
旁
不
敢
動
。
這
種
人
便
叫
做
﹃官
﹄
。

﹂
聽
得
那
夜
叉
少
年
羨
慕
不
已
。
於
是
決
意
離
開
夜
叉
國
到
中
國
去
找

官
做
。《

聊
齋
誌
異
》
裡
的
官
，
幾
乎
無
一
不
是
貪
官
。
全
書
用
得
最
多

句
子
是
：
﹁花
了
銀
子
去
賄
通
官
府
。
﹂

這
矛
盾
的
老
頭
，
其
實
他
最
懂
得
世
情
了
，
所
以
才
能
寫
出
那
許

多
主
題
深
邃
，
情
節
引
人
入
勝
的
人
鬼
妖
魅
故
事
，
而
成
為
中
國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惆
悵
文
人
。

而
那
馮
夢
龍
馮
生
，
除
了
喜
勸
世
，
愛
批
判
（
那
也
是
當
時
社
會

的
主
流
意
識
形
態
啊
）
，
實
為
一
個
最
懂
得
吟
風
弄
月
，
把
風
流
韻
事

寫
得
如
行
雲
流
水
般
，
復
又
光
暗
分
明
的
大
家
。
他
既
融
會
通
俗
也
貫

通
風
雅
，
滿
足
了
個
人
癖
好
，
更
精
準
地
呈
現
趣
味
性
與
道
德
性
。

這
就
是
馮
夢
龍
與
蒲
松
齡
二
生
，
羨
煞
我
也
。

玩，人之
性也，皇帝是
人，也不例外
。中國歷史上
大約產生過四
百多個皇帝，
不乏愛玩者，

甚至成為嗜好。綜觀皇帝的嗜好，大
致可分為雅、俗和半雅半俗三種，可
謂蘿蔔白菜，各有所愛。

先說雅。南唐的最後一位皇帝李
煜，才華橫溢，風流倜儻，喜夜宴、
填詞、唱曲、把玩 「三寸金蓮」，此
君整日不理朝政，一門心思鑽研詞句
丹青，其詩詞書畫俱佳，最有成就的
是他的詞，語境綿柔，詞句媚麗，如
： 「胭脂淚，相留碎，幾時重。自是
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林花
謝了春紅》），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等，給人印象深
刻，成為千古名句。舞文弄墨多了，
性情也弱，成為亡國奴，做了大宋的
臣民。即使這樣，嗜好不改，抑鬱寡
歡之下，一首充滿懷舊情緒的《虞美
人》壞了事，讓宋太宗另眼對待，用
毒藥毒死他。

宋徽宗趙佶的嗜好也屬雅，他擅
書畫、喜奇石，好狎妓，以書畫造詣

聞名於世，這幾乎花費了他全部心血。他自創一種瘦
直挺拔，橫細點鈎的全新書法，自稱 「瘦金體」，確
也別具一格。繪畫工筆精細，善畫花鳥，代表作有《
芙蓉錦雞圖》、《聽琴圖》等。這還不夠，他批准設
立了畫院，事無巨細地指導畫院的教學和考試，培養
了很多名畫家。歷史竟驚人的相似，懶政擅文的趙佶
與李煜的歸宿如出一轍，弄得國破家亡，連同其子趙
桓被金兵擄了去，後死於他鄉。

再說俗。明宣宗朱瞻基是個典型的促織（蟋蟀）
天子，他即位尚體恤民情，推行 「仁宣之治」，還算
勤政。但到後來，逐漸懶散，最痴迷的莫過於鬥促織
豢馴鴿，這位滿臉絡腮鬍子的胖皇帝，像小孩一樣寄
情於蟲罐鴿籠之中，蟲鳴鴿哨給了他莫大的樂趣。上
有所好，下必效仿，於是，鬥促織在宮廷和民間風行
起來，下屬投其所好，促織身價暴漲，據說當時一隻
好的促織堪比一匹馬的價格。這還不算，他聽說江南
的促織好，讓太監去督辦，四處攤派，弄得怨聲載道
，嚴重的是，對宦官干政的弊端推波助瀾。

如果說明宣宗在鬥促織之餘還做些正事，那麼他
的第三代孫明武宗朱厚照簡直是荒唐。這位乾瘦的年
輕皇帝聲色犬馬，荒誕不羈，他的玩興與其他皇帝不
同，特別雜而出格，是個不折不扣的 「玩君」。他嫌
皇宮不過癮，在宮外又建了 「豹房」，養野獸，淫美
女，夜豪飲，闖民宅，四處行歡作樂，把京城鬧得烏
煙瘴氣。心血來潮了，自封大將軍，帶兵遠征瓦剌；
或壓下平息藩王叛亂的捷報，率兵討伐，以達到下江
南獵艷玩耍的目的。可惜他在位十五年，損耗無度，
精氣泄盡，一次捕魚落水後，不久就一命嗚呼，沒有
留下子嗣。

還有一種嗜好是雅俗參半，代表人物是清代的康
熙皇帝。康熙自幼聰慧過人，勤奮好學，不僅熟讀四
書五經，還涉獵數學、天文、地理、醫學和其他自然
科學，對音樂、繪畫也有興趣並具較高的鑒賞力，這
些都是他雅的嗜好。此外，俗也不缺，他在承德一帶
設了木蘭圍場，一生五十三次北巡，抵禦外侵，錘煉
騎射，共殺虎一百二十五隻，熊二十隻，豹二十五隻
……雖有濫殺動物之嫌，但鍛煉了體魄和隊伍。在承
德避暑山莊，他闢有菜園，抽空就來當 「農夫」。他
的嗜好雖然廣而雜，卻沒本末倒置，拋棄治國這個根
本。無論雅俗，皆陶冶了他的性情，鑄就了他的雄才
大略，開創了政通人和，國庫殷實，疆土遼闊的 「康
乾盛世」。

嗜好看似小事，實則不然，反映了一個人的精神
境界。皇帝作為 「真龍天子」，權力無限，指望他們
清心寡慾，循規蹈矩做 「苦行僧」是不現實的，因此
，有什麼樣的嗜好非常重要。一要修身養性，能像康
熙養成於己於人都有益的嗜好固然最好。二要主次分
明，牢記自己是幹什麼的，不可玩物喪志，甚至腐敗
糜爛，可惜能適當自我約束，盡心盡職的君王為數太
少了。有道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一層歪一層，最終影
響的是整個官場和社會風氣。古代如此，今也亦然，
我們的各級幹部，終日無所事事不求上進，混日子者
有之，這是庸；熱衷吃喝玩樂，鋪張擺闊者有之，此
為奢；暗地貪贓枉法，行賄受賄， 「金屋藏嬌」者有
之，是為腐。至此，真正落實好選賢任能、人事監管
的機制尤為重要。幹部隊伍中的違法亂紀與不良嗜好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是
該用歷史這面鏡子好好照一照，洗一洗了。

英國一年的失蹤總人數接
近三十二萬，平均每天約有八
百人失蹤，其中年齡在十八歲
以下的失蹤者，佔總數的百分
之六十六，約為二十二萬人，
而年齡在十五至十七歲的少年
高居榜首之位。社會學家分析

，近年來少年失蹤人數高居不下，與英國的家庭結構
及社會的外在因素有着一定的聯繫，目前約有三百萬
個孩童是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約有近七萬個孩子是由
領養家庭培育成人，這些前因是導致少年失蹤的重要
成因。目前警方正聯同相關機構前往中小學校開設講
座，加強學生對互聯網的認識，與此同時，警方更增
派人手，希望能有效地減低少年失蹤人數。

根據英國警方對全國三十二個警區在二○一一至
一二年度的統計資料顯示，平均每個警區每天會接到
二十個失蹤人口的報告，該資料將失蹤者按十個年齡
段進行劃分，其中年齡在十五至十七歲的群體穩居榜
首，十二至十四歲的群體位居第二；從嬰孩期到十八
歲以下的少年期，佔了失蹤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六，
而少年期的男女失蹤比例相接近。警方的報告指稱，
首都地區一年失蹤人數為四萬人，大曼城區為兩萬多
人，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總計約廿八萬失蹤人員，蘇
格蘭地區超過三萬人。據警方高層透露，警方相信，
政府權威機構── 「失蹤人員辦事處」公布的年失蹤
總數為三十二萬人是準確的，警方的統計數低於政府
的數字，這充分說明有相當一部分的家庭，並沒有向
警方提供人口失蹤的報告。

社會學者認為，英國人口失蹤數字近年來高居不
下，與整個社會的家庭結構及社會的外在環境有着密
切的聯繫，可以想像有部分的家庭成員失蹤後，其相
關的親屬及監護人並沒有主動、及時地向警方報告，
從而導致警方的統計數字相對地保守。據《每日郵報
》專欄作者彼德．赫遜斯介紹，全英年約有三十萬個
家庭宣布解散，約有三百萬名孩童是由母親獨自撫養
孩子成人，換言之，每天會有近六十個孩子誕生在單
親家庭中，預計至二○一五年，單親家庭總量會突破
兩百萬，較之五年前增加十二萬。彼德先生指稱，父
親這一名字在家庭中逐步消失， 「父親」將成為家庭
中的 「珍稀動物」。

在家庭嚴重解體的同時，每年更有大批孩童需要
政府龐大的支出，由領養家庭負責將他們撫育成人，
據政府公布的數字顯示，全國各地至二○一三年總計
有七萬名十八歲以下的孩童，因為受到家庭暴力和缺
乏照顧等原因，由政府委託領養家庭負責照顧他們，
這些被領養的孩子中， 「白人」佔了近百分之八十，
約百分之二十則是其他的種族。

家庭問題專家指出，來自單親家庭、離異家庭或
者是領養家庭的少年兒童，有相當一部分存在性格較
為叛逆的缺陷，更有一部分則屬於 「問題少年」，他
們的言行舉止比較隨性，長大成人後比較容易患上精
神壓抑，吸毒和酗酒等惡習，最後以窮困潦倒終其一
生，顯而易見，這類少年孩童玩失蹤的情況比較常見
。據「失蹤人員辦事處」負責人分析，有相當一部分的
少年孩童，因為缺乏家庭溫暖，又或者正值性格叛逆
期，一旦與繼父母或領養父母發生口角容易走極端。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在少年失蹤隊伍中，
越南籍少年兒童的失蹤案已引起警方的高度關注，如
一名姓范的十五歲少年，是一百多名越裔少年失蹤者
的代表，他是通過人蛇集團偷渡進入英國，先是被寄
養相熟的家庭裡，隨後又被轉送到英格蘭北部城市的
某居民區的租賃房子中居住，對外聲稱是幫長者除草
修整花園的 「園丁」，實際上他是 「大麻種植工」，
在他居住的房子裡種滿大麻，范姓男少年以房客掩人
耳目。據悉，越南團夥是英國製毒案的主要供應商，
少年失蹤者則成為製毒集團的主要勞動力。

警方權威發言人指出，根據過往對三千宗人口失
蹤案進行分析，警方的處理方式相當奏效的，當他們
接到失蹤報告後，先界定其種族、宗教信仰、性別及
性吸引等因素，然後將之劃分為高、中、低三種風險
系數作處理，如年齡在十五至十六歲的失蹤少年，約
百分之八十的失蹤者會在四十八小時內找到線索，他
們的活動範圍大都在四十公里內，約三分之一的少年
到朋友家寄居數日，約三分之一的失蹤者在消失數日
後，無需警方的勸告自行回家，有百分之十四的少年
則選擇在街頭流浪。警方強調，雖然高風險的失蹤案
每年少於百分之一，但少年綁架案、脅迫少女為娼案
佔去年失蹤案中的約百分之十五，是警方追查的目
標。

「失蹤人員辦事處」經理艾彼斯指出，當辦事處
接到尋人報告後，會在短時間內將失蹤少年的照片及
資料放到尋人網頁上，以方便公眾提供有效的線索，
同時會利用社交網絡及微博客服務網站，將尋人信息
廣而告之，與此同時，辦事處還印發大幅宣傳畫，在
車站站台等公共場所進行張貼，以達到廣泛的宣傳效
果。艾彼斯強調，目前他們仍有五千多個尋人個案等
待揭曉，當中有少數個案已有六十年的歷史，但他們
仍心存希望。近年來，辦事處與警方及多個慈善機構
聯手，到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校開設講座，提高學生們
對互聯網的認識，希望能有效地減低少年孩童失蹤的
數字。

題
上
之
﹁機
﹂
，
非
是
機
智
善

變
、
神
奇
莫
測
之
機
，
而
是
有
着
神

奇
之
變
的
電
話
機
。

在
中
國
大
陸
，
要
是
家
裡
能
有

一
部
電
話
機
，
別
說
六
十
多
年
前
，

就
是
三
十
多
年
前
，
對
於
普
通
百
姓

來
說
也
太
稀
罕
了
。
即
使
到
了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我
所
居
住
的
鐵
路
職

工
宿
舍
，
少
說
也
有
上
千
家
，
可
哪
家
有
電
話
？
想
打
電

話
，
都
得
到
大
街
上
滿
街
找
﹁機
﹂
，
找
找
哪
兒
有
公
用

電
話
。曾

幾
何
時
，
公
用
電
話
這
個
﹁機
﹂
，
不
僅
設
置
在

了
通
衢
大
道
邊
上
和
車
站
廣
場
上
，
而
且
設
置
在
了
小
街

僻
巷
的
路
旁
，
甚
至
農
貿
市
場
的
小
攤
上
也
擺
放
着
公
用

電
話
機
…
…
呼
拉
一
下
，
滿
街
找
﹁機
﹂
變
成
了
滿
街
有

﹁機
﹂
。

之
後
不
久
，
私
家
電
話
快
速
興
起
，
走
進
尋

常
百
姓
家
，
幾
乎
是
家
家
有
﹁機
﹂
了
。
現
在
，

誰
家
要
是
無
﹁機
﹂
，
那
就
太
稀
罕
了
。
記
憶
不

忘
的
是
，
私
家
電
話
剛
興
起
那
陣
子
，
裝
電
話
的

初
裝
費
卻
真
真
的
不
菲
。
一
九
九
七
年
，
兒
子
結

婚
，
裝
了
電
話
，
光
初
裝
費
就
花
了
人
民
幣
三
千

多
元
。
而
現
在
裝
電
話
，
不
光
不
收
初
裝
費
，
還

得
給
你
送
話
機
送
話
費
送
上
個
大
禮
包
，
阿
拉
好

像
真
是
上
帝
了
！

再
後
，
手
機
羞
羞
答
答
地
步
入
人
們
的
視
野

。
與
家
家
有
﹁機
﹂
、
滿
街
有
﹁機
﹂
相
映
成
趣

的
滿
街
跑
﹁機
﹂
的
手
機
，
開
始
成
為
另
一
道
靚

麗
的
風
景
。
二
十
多
年
前
，
腰
間
要
能
別
上
個
手

機

—
那
時
，
管
手
機
叫
﹁大
哥
大
﹂
，
簡
直
太

威
風
了
！
只
是
，
讓
現
在
的
九○

後
們
不
屑
的
是

，
當
年
，
新
鮮
出
爐
的
大
哥
大
竟
大
得
像
磚
頭
一

樣
厚
實
！

幾
乎
與
此
閃
亮
登
場
的
，
是
能
放
在
口
袋
裡

或
固
定
在
腰
間
皮
帶
上
的
便
攜
盒
裡
的
B
P
機
，

成
為
新
潮
又
一
景
，
極
大
地
滿
足
了
人
們
﹁移
動

通
信
﹂
的
虛
榮
心
。

BP
機
又
叫
傳
呼
機
。
顧
名
思
義
，
是
傳
呼
你

的
機
子
。
曾
記
得
，
在
一
個
飯
局
上
，
東
道
主
老

大
哥
的
BP
機
響
了
，
顯
示
屏
上
傳
呼
的
是
四
個
字

：
﹁散
會
即
到
﹂
。
老
大
哥
隨
即
用
大
哥
大
回
說

：
﹁你
這
老
大
哥
往
日
一
請
就
到
，
今
兒
怎
麼
了
？
又
是

正
在
開
會
！
我
用
大
哥
大
三
請
都
沒
請
到
，
才
當
了
幾
天

芝
麻
官
，
就
抖
起
來
了
，
擺
的
什
麼
譜
！
﹂

聽
這
一
頭
霧
水
的
話
，
真
不
明
白
，
這
倆
老
大
哥
，

到
底
是
用
大
哥
大
三
次
請
人
的
大
哥
﹁大
﹂
，
還
是
用
BP

機
傳
呼
人
的
大
哥
﹁大
﹂
？
那
年
頭
，
腰
裡
BP
機
，
手
上

大
哥
大
，
是
典
型
的
﹁大
哥
大
﹂
象
徵
！

着
實
風
光
了
好
幾
年
的
BP
機
不
見
了
，
大
哥
大
也
倏

忽
變
身
為
小
小
的
手
機
，
叫
小
靈
通
。
剛
剛
現
身
的
這
個

﹁機
﹂
，
儘
管
只
能
通
話
和
發
短
信
，
但
便
宜
的
費
用
卻

讓
人
們
樂
不
可
支
。
爾
後
，
變
化
神
奇
的
手
機
，
很
快
，

就
又
變
得
能
聽
歌
、
能
玩
遊
戲
了
；
很
快
，
又
變
得
能
錄

音
、
能
拍
照
了
；
很
快
，
又
變
得
能
上
網
、
能
理
財
了

…
…

怎
一
個
﹁酷
﹂
字
了
得
！

功
能
越
變
越
全
越
變
越
快
也
越
變
越
奇
的
手
機
，
不

但
成
了
我
們
生
活
的
不
可
或
缺
，
而
且
在
改
變
着
我
們
的

生
活
。傳

統
的
春
節
登
門
拜
年
，
很
多
人
早
就
變
成
了
電
話

拜
年
，
又
變
成
了
短
信
拜
年
。
那
封
可
抵
萬
金
的
家
書
，

也
從
筆
墨
書
寫
蛻
變
為
拇
指
鍵
出
的
短
信
，
傳
達
着
亙
古

不
變
的
親
情
。

時
下
，
有
很
多
電
視
節
目
，
觀
者
感
動
之
際
，
可
用

手
機
掃
描
一
下
熒
屏
下
方
的
二
維
碼
，
再
撥
打
熱
線
電
話

或
發
個
短
信
，
就
立
刻
參
與
了
節
目
互
動
，
其
便
捷
得
到

眾
人
的
追
捧
。
可
三
十
多
年
前
的
內
地
首
屆
春
節
晚
會
上

，
電
視
機
前
的
觀
者
要
想
參
與
互
動
，
就
只
能
撥
打
電
話

。
據
說
，
那
年
央
視
演
播
廳
的
四
部
直
播
電
話
鈴
聲
幾
乎

沒
有
停
過
，
北
京
電
信
86
局
的
線
路
都
燒
熱
了
。
技
術
人

員
非
常
緊
張
，
連
備
用
器
材
，
消
防
器
材
都
準
備

好
了
。時

下
，
更
有
眾
多
的
平
民
﹁拍
客
﹂
，
不
是

用
了
傳
統
的
照
相
機
而
是
用
了
手
機
隨
時
﹁抓

拍
﹂
所
見
所
聞
，
並
即
時
發
送
給
報
社
、
電
視
台

或
網
站
，
其
﹁即
攝
即
傳
﹂
的
特
色
功
能
大
顯
神

通
。

這
些
很
多
很
實
用
的
變
化
，
變
出
了
人
們
的

嶄
新
生
活
，
而
隨
着
高
科
技
發
展
而
變
得
愈
發
﹁

新
新
﹂
向
榮
。

譬
如
3G
手
機
的
視
頻
通
話
，
可
使
遠
隔
千
萬

里
的
人
們
﹁零
距
離
﹂
地
彼
此
對
視
。
既
聞
其
聲

又
見
其
面
的
﹁面
對
面
﹂
交
談
已
不
再
是
夢
。
再

譬
如
4G
手
機
，
全
覆
蓋
更
﹁壯
觀
﹂
，
大
流
量
更

﹁豐
滿
﹂
。
其
光
網
寬
帶
，
全
屏
套
餐
，
將
信
息

化
﹁觸
角
﹂
延
伸
到
了
社
會
發
展
和
人
們
生
活
的

各
個
環
節
，
足
不
出
戶
地
便
可
省
時
省
心
省
力
地

盡
情
暢
享
，
那
叫
一
個
爽
！

而
更
新
的
話
題
是
，
3G
才
剛
剛
普
及
，
4G
還

沒
用
熱
，
5G
就
要
來
了
！
英
國
科
學
家
近
日
研
發

出
的
最
快
的
5G
網
絡
技
術
，
每
秒
鐘
可
傳
送

125G
B

數
據
，
可
下
載
三
十
部
電
影
，
比
4G
技
術

快
六
點
五
萬
倍
！
若
是
再
暢
想
一
下
未
來
的
智
能

手
機
，
其
人
腦
與
手
機
接
口
的
腦
電
波
通
信
，
將

助
你
實
現
心
想
事
成
的
更
新
更
高
目
標
，
其
銳
意

創
新
的
高
品
質
，
將
領
跑
人
們
開
創
高
智
慧
時
代

，
暢
享
高
智
能
生
活
。

走
筆
至
此
，
不
妨
回
看
一
下
電
話
機
的
歷
路
：
一
八

七
六
年
三
月
十
日
，
電
話
發
明
者
貝
爾
給
助
手
打
出
了
有

史
記
載
的
第
一
個
電
話
。
時
至
今
日
，
電
話
…
…
手
機
已

由
小
眾
變
成
了
龐
大
的
手
機
一
族
。
國
家
統
計
局
數
據
顯

示
，
二○

○

九
年
，
內
陸
包
括
移
動
電
話
在
內
的
電
話
用

戶
總
數
已
達
到
十
點
十
八
億
！
謂
予
不
信
，
請
看
大
街
上

那
些
往
來
的
、
閒
逛
的
、
坐
車
的
、
騎
車
的
…
…
彩
鈴
一

響
，
就
拿
出
手
機
打
了
起
來
。
彷
彿
身
上
不
揣
一
部
手
機

，
就
會
成
為
他
人
眼
中
的
﹁另
類
﹂
！

綜
觀
﹁機
﹂
變
如
神
的
演
繹
，
留
下
了
科
技
高
速
發

展
的
靚
麗
記
憶
，
折
射
着
日
新
月
異
的
時
代
旋
律
，
顯
示

着
人
類
對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的
極
大
關
注
，
對
精
彩
生
活
的

完
美
追
求
。

大家與巨匠 李憶莙

皇
帝
的
嗜
好

霍
無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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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時忽有人發表文
章高調強調階級鬥爭，
引起人們的驚奇與議論
，也使我想起一件難忘
的往事。

那是一九七二年初
，山西中條山裡的三線建設鐵路工地，我們
班十幾個人，住在絳縣東山下的喬寺村，我
被指定為負責人。那天我們給鐵道加石渣時
，從石渣堆裡刨出一個破舊的黃帆布包，打
開一看，裡面是一台比較高級的台式收音機
。那時全國以階級鬥爭為綱，何況這裡是國
防建設工地，又曾聽說收音機能改裝成收發
報機，所以我們都首先想到了 「敵情」。下
班時，我們把收音機掩蓋在筐裡帶了回來，
我主張趕快送上級部門。我擔心 「階級敵人
」發現收發報機不見了夜裡來尋找而對我們
造成傷害，沒有說出來，是怕夥伴們害怕，
所以只是囑咐大家不許走漏消息。匆匆吃過
晚飯，我與一個夥伴抬着那筐，將收音機送
到設在橫水鎮的工程指揮部政工組。

政工組的組長是位部隊軍官，聽我倆介
紹情況後，也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我說
，那還是送絳縣公安局吧。組長不敢怠慢，
立即叫來一輛吉普車。我以為交給政工組就
了事了，但那組長要我和他一起送公安局。
於是我那位夥伴回喬寺，我和組長去縣城。

橫水鎮離縣城百十里，一路上誰也不說一句話，真有點
敵情嚴重的味道。到了公安局，大門洞開，我們就直接開了
進去。沒想到偌大的院子裡竟看不到一個人，連看了好幾個
亮着燈的房間，都沒人。於是組長在院子裡連聲高喊： 「有
人嗎？人去哪兒了！」組長級別比公安局長高多了，所以喊
起來氣很粗。

我很是納悶，階級鬥爭抓得這麼緊，我們這樣高度警惕
，最前沿的公安局卻一點兒也沒有 「敵情」觀念，竟是這樣
鬆懈。看來，並不要緊，至少平時並無什麼 「敵情」。

組長喊了好一會兒，不知從何處出來一個人，是炊事員
，說禮拜六晚上大家都去看電影了。組長說，你們這是公安
局，怎麼能沒有值班的？炊事員說有，後來終於找來了一個
公安，他看了看收音機，也一臉茫然。於是打電話從縣廣播
局請來一個技術員，技術員查看後說這只是收音機，不能發
報。大家即刻輕鬆下來，那位公安這才想起橫水供銷社報案
失盜，打電話去問，供銷社夜裡倒有值班的，果然是收音機
被盜，型號與這台相同。我心裡暗暗叫苦：這小偷，幹嘛把
收音機埋我們石渣裡？

回到橫水，車停政工組院內，組長下車後，對我說： 「
沒事了，你回去吧。」已近午夜，組長也不說讓車送我回去
，山腳下走夜路，我一個人很有些害怕。那時不會遇上劫賊
，我害怕的是狼蟲虎豹，那一帶山上有豹子。天漆黑，若遇
上豹子，我是什麼辦法也沒有。想找根棍子防身，也沒能找
到。還好，沒有遇上豹子。黑暗裡，緊張中，我終於走完了
七八里路，回到住地已經是下半夜了。夥伴們都還沒有入睡
，急着問我是怎麼回事。大家一聽說與階級鬥爭無關，更不
是什麼 「敵情」，不知是放心了，還是泄氣了，各自躺下睡
覺。聽誰嘟囔道：早知道是這樣，我們就不急着送了，先聽
幾天多好！那時家家都窮，誰也沒有收音機，更不要說這樣
的好收音機了。

我也後悔不該連夜送去，不過我不是想聽收音機，而是
覺得那個政工組長不近人情，只顧自己到家了，卻不管我害
怕不，讓我半夜一個人摸黑回來。

倫
敦
特
拉
法
爾
加
廣
場

王
亞
蘭

攝


